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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官話訳 『人中画』 と白話 『人中画』 風流配

石 崎 博 志

小文は､白話小説 『人中童』 とそれをもとに琉球における官話学習教材 として

翻訳 した 『人中画』のテキス トを対照 したものである｡収録 した作品は原刊本 『人

中画』(以下､原刊本 と略称)のなかの｢風流配｣で､明末清初の典型的な才子佳人

小説の一つである｡ この作品は文言 と比較すると比較的 口語に近い文体で書かれ

ているが､琉球版の 『人中画』(以下､琉球抄本 と略称)はその白話小説である 『人

中画』をさらに､口語的に翻訳 したものである｡ この翻訳は文意を損なわない範

囲で､表現に比較的大胆な変更を行っている｡本文で両テキス トを比較すること

によって､琉球においてはどのような表現や語嚢を｢口語的｣と見な して改変 して

いるか､またどのような表現を改変せずに残 しているかなどが明らかになる｡ さ

らに､原刊本には校訂を経た上でもなおも欠損箇所が見受けられるが､琉球抄本

はその点を補完する資料 としても使用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0

では､比較に用いたテキス トについて説明 しよう｡原刊本 『人中画』には大き

く分けて｢繁本｣､｢簡本｣と謂われる二系統の版本が存在する｡ ｢簡本｣は｢繁本｣の

内容を一部削除 した形 となってお り､かな りの文章が省かれている｡

繁本系 :癖花軒刊本｡『風流配』(四巻､四回)､『自作撃』(二巻､二回)､『狭路逢』

(三巻､三回)､『終有報』(四巻､四回)『寒徹骨』(三巻､三回)の五編の

話本からなる｡本文中に｢玄｣を避諌 していないことから､清の康照以前

の刊本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中華書局資料室､内閣文庫など所蔵

あ り｡

簡本系 :植桂棲刊本｡『唐季龍造倦奇』(-『終有報』)､『李天造博奇』(-『狭路

逢』)､『柳春蔭博奇』(-『寒徹骨』)の三編の話本か らなる｡乾隆乙丑(1745

年)抄本｡大連図書館に所蔵あ り｡

:尚志堂刊本｡『唐季龍』丑下､『柳春蔭』酉上､『李天造』末下､『女秀才』

成上の四編か らなる｡『女秀才』は 『二刻柏案驚奇』巻十七 『同者友認偶

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の-篇であ り､もともと 『人中画』に含まれて

いたものではない｡乾隆庚子(1780年)新鋳本｡内閣文庫に所蔵あ り｡

本稿では 1994年 10月『中国古代珍稀本小硯 人中画 照世朴 夙凪池 雨花香 海

角選編j春凧文芸出版社に収録 されている嚇花軒刊本 『人中画』を使用 した｡ こ

の刊本を底本 とする所以は､このテキス トが他のテキス トと校勘の上に成立 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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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ることと､琉球抄本が改訳の際に参照 したテキス トと同系統である可能性が高

いためである｡佐藤 1978は癖花軒刊本を琉球抄本の祖本 としている｡その理由

として､琉球写本 『人中画』の収める五種の短編作品が､噴花軒刊本が収める五

種 と完全に一致する点 と､癖花軒刊本が一つの短編作品をさらに章回小説ふ うに

第-回･-､第二回･-と 2-4回の段落に分けていることを琉球写本が踏襲 して

いる点を挙げる｡ また､琉球写本には｢簡本｣系統の版本で省かれた記述 も見られ

ることが癖花軒刊本 と琉球抄本を結びつける有力な根拠 となっている0

琉球抄本のテキス トは天理大学図書館所蔵のものを使用 したが､これ も序技が

なく､いつごろ成立 したものかは不明である｡

琉球において官話学習のテキス トが本格的に用いられたきっかけとして､明倫

堂の成立が大きく関わっ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琉球版 『人中画』は 1798年(寛

政十)に成立 した国学において､官話詩文課程の教材 として､副読本 として､また

官話の発音を学ぶために使用 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るが､おそ らくは国学成立以前

にすでに成立 してい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魚返 1944は 『人中画』の琉球向改訳

を乾隆年間と推定 し､佐藤 1978は 『白姓官話』序に｢乾隆十八年｣(1753年)とあ

ることから､琉球抄本の成立も乾隆初年(1740年前後)としている｡琉球抄本 『人

中画』には､改変年代を示す記述がないため､いつの時代に､ どこで翻訳 された

のかは未詳 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また､翻訳 された場所にかん しても､原刊本が

琉球に将来されてから翻訳 されたのかも､また中国において翻訳 された後に将来

されたのかも分かっていない｡ これ らの考察は今後の課題 としたい｡

本文はページを左右に分け､左に原刊本 『人中画』､右に琉球抄本 『人中画』を

対照併記する｡字体は基本的に原本をそのまま踏襲 し､新字に改めてはいない｡

琉球抄本にはもともと句読点がないが､地の文 と科 白部分を明確にするため本稿

の著者が句読点を施 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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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の校正は､以下の石崎ゼ ミのメンバーが分担 して行った｡記 して感謝申し

上げる｡ しか し､本文の誤植などに関 しての責任は全て筆者にある｡

前川寿賀子 当間千恵 宮城由美子 長元雅代 玉城織大 渡久地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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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本 『人中画』

新輯批評人中暮 風流配

第一回

司馬玄感義気贈功名 呂翰林報恩私窺珂斧

詩日

一男一女便成億, 那得人間有好述｡

虞舜英皇方燕腕, 香山垂素始風流｡

真誇夜月芙蓉帳, 蓋然春風燕子棲｡

美不悦才才徹美, 一番佳話自千秋｡

説話四川成都府有十秀才,覆姓司馬,名玄,

表字子蒼,生得骨秀神清,瞭然如玉,賦姓聴明,

-寛百倍,十八歳就中了四J廿鮮元｡

父母要輿他議親,他想道:｢萄中一隅之地,那

有絶色?古稀燕趨佳人,且等曹試過,細訪一

遍有無,再不議不遅｡｣父母強他不過,只得聴

他入京｡

一路上,遇着的朋友見他少年未聖,都誘他

到花街去頭重｡誰知他年紀錐幼,眼晴却高,

看得這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全不動念｡到了

京師,尋↑寓所住下,噂期逼迫,我暇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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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配

第-0]]

司馬玄感義気贈功名 呂翰林報私恩頼珂斧

詩日

一男一女便成億, 那得人間有好迷.

虞舜英皇方燕挽, 香山登素始風流.

莫誇夜月芙蓉帳, 蓋殺春風燕子棲｡

美不快才才敏美, -首位話 自千秋｡

話説四川成都府有個秀才,両個字的姓司

局,名字叫倣玄,競叫子蒼,生得清秀,生得好

白聴明伶倒,一見都暁得,十八歳就中了四川

鮮元.父母要替他畢老婆,他想講:｢萄中一塊

小地方｡那有生得好女人?古稀燕開祖国有生

得好的女人｡且等上京去合試過,遍虚細細葉

訪,有没有再来議論｡｣娘老子也没奈他何,由

他去7.

-路上,遇着的朋友見他後生没有聖老婆,

編他去嬉子家頑｡那裡暁得他年紀錐然少,眼

晴却高,看得這些妹子就像尿尿一様,全不動

心｡到了京裡,尋個房子住下,進場 日子近了,

不得閑去別虚尋那生得好的女人｡



星型本 『人中画九

二月初八 日陳衆人坊,坐在親房中,題目到手,

倣了七篇文字,就如錦続一般,十分得意｡一

時身子困倦起来,心中想道:｢此時尚早,且略

睡片時,再hf真末遅｡｣因椙伏在坂上,昏昏睡

去｡及一発醍来,早有一更天束,正待hf窯,只

聴得肺壁親房長呼短嘆｡司馬玄聴了,鴬討道

｢這是為何?｣便立起身走出親房来｡鹿部腸壁

親房中,-十翠人妻着巷子,如有寓分愁苦之

乱 司馬玄看不過,因間道:｢壌中風簾寸杏,

功名得失所開,老兄何事心像,這等嵯嘆?｣那

寧人見司馬玄間他,便立起身道:｢小弟之苦,

一言難轟!｣司馬玄道:｢願聞大意｡｣那畢子道:

｢小弟姓呂名村,就是本府宛平県人,倣 了二

十年孝廉,入塘六次,今年是四十二歳 了｡三

年前,国家貧親老,不得己就教在山東汝上

席.到任後,不幸先妻就亡 了,喜得本地一十

王司馬,見小弟鳥人取直,鵜他一女兄許嬢絃,

難未行聴,己有煤的藷春吉之｡

不料去冬新到麻専是漸江人消 末輩妻.他借

着少年進士,欺負小弟老寧人音不能中,就央

媒説合,定要奪小弟這頭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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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八 日随衆進場坐在競房裡頭,題目到

辛,倣了七篇文章,就像錦繍一様,十分快活｡

一時身子働起来.心中想道:這時候運早睡一

鮎九,再窯正也不遅.他就弄在坂上,昏昏睡

去.一合醍来,有一更的時候,正要窯正,只折

得隔壁親房在那裡噴気.司馬玄折7,伯起来

可疑説道:｢這是為甚広縁故?｣走出親房来

看｡那隔壁戟房裡頭,一個翠子幸着巷子,倭

有害分愁苦的形状.司馬玄看不過意,因間他:

｢場中日子没有多久,功名得失所閑,老兄倣

什広事心傷?這等噴気?｣那翠人見司馬玄間

他就姑起来説:｢小弟的苦講不尽｡｣司馬玄説:

講個意思我折.那寧子説:｢小弟姓呂名村,就

是本府宛平原的人,倣7二十年孝順清廉,進

場六耽,今年是四十二歳｡三年前,家裡苦,娘

老子又老,没奈何倣畢官在山東汝上席.到任

後,不幸老婆死了,喜得本地一個王司馬,見小

弟倣人老責,把個女児許給我倣老婆,還没有

過護,有媒入来説過幾臥

不想旧年新到知麻是漸江人,運没有討老婆｡

簾他後生倣進士,欺負小弟是個老翠人断断

不合中的,央托媒人去講要槍小弟這頭親事.



原刊本 『人中画』

小弟一十窮教官,無慮輿他分所,幸得王司馬

意尚両持｡前日送小弟起身,臨別時節説道:

｢兄若高中,這段姻線 自在｡若有差池,就難事

命了｡我小弟場末,也指望倣雨篇好文字,以

珊俵偉｡不期心愈急,文思愈苦,到此時尚未

完革,眼見得功名又無望了｡功名得失,丈夫

原不宮介意,只可恨己成的親事,止事此一着,

便被得至小人奪去,未免為終身之姑,所以叱

地鳥不平之鳴.驚動長兄,殊為有罪｡｣司馬玄

瞭了,念然道:｢夫婦為人倫之首,忘一十進士

便欺負寧人,要思t奪去,説来令人髪指!也罷,

我小弟棄着三年工夫,成就了見罷｡｣呂河道:

｢時光有限,兄如何成就得小弟?｣司馬玄道:

｢小弟七草倶完,難不足軌 断不出玉名之外,

送了見,好輿老嬢去完此一段姻線｡｣呂村道:

｢呈有此埋り司馬玄道:｢小弟年尚有待,便候

下科也未為遅｡況小弟不晴見道,就聞燕過多

佳人摘 要在此盤桓些時,尋一頭好親事｡兄

中後倣十地主,為小弟周旋,未為不可｡｣呂河

道:｢長兄高姓?｣司馬玄道:｢小弟萄人司馬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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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一個窮教官,無慮膏他分所,幸喜王司馬

意思速不定｡前日送小弟起身,臨別時候説道:

｢兄若高中這段姻縁遠在｡若不曹中這段親事,

不要想了.我小弟進場来,也指望倣両篇好文

辛,中個進士.不想心越急越倣不出来.到此

時草稿運没有完,見得功名又没有望7,功名

得失都是天命分定的,只可恨現成的親事自

白絵別人槍去未免不好看相,所以噴気.鴬動

長兄,得罪得狼.｣司馬玄折了,東起来説:｢各

人的老婆忘広他一個進士.便欺負体寧人就

思量槍去.束人不過也罷.我小弟棄着三年工

夫成就体罷.｣呂珂説:｢如今没有多久忘広横

合成就我鴨?｣司馬玄説:｢小弟七篇草稿己倣

完了.難是不好也断不出玉名外送7体好育

休老婆去完這一段的姻縁｡｣呂珂説:｢呈有此

哩.｣司馬玄説:｢我遠後生就等下科再来也不

打繋.小弟不晴見説久PI燕開祖国有生得好

的女人要在這裡玩要一些時尋一頭好親事｡

兄中了.也好倣個主人曽我響為没有個不好

的｡｣呂珂説:｢長兄姓甚広?｣司馬玄説:｢小弟

萄地人姓司馬名字叫倣玄.｣



原刊本 『人中乱

呂村道:｢原来就是四川模首,久仰,久仰!長兄

之言錐感意気両帝,但敷千里而来,呈可功名

到手,舎己従人?｣司馬玄道:｢一言既出周 馬

難迫り 因回親房取了巷子来,漉輿立呂河道:

｢吾兄許多不平,籍此可平,小弟不過責得三

年工夫,兄再不必介意,小弟別了,異日嘗得再

合｡｣呂珂速要推軒,司馬玄己早推病出せ去

了｡呂珂展開来一看,果然篇篇錦携,清心歓

喜.使先Bf7七真,然後再RI七草,hf完再看,

殊発得意｡出了塔,即尋到司馬玄寓所来拝謝,

就要接司馬玄回家去住｡司馬玄道:｢兄貴昔

又在任所,府上料也無人,莫若等兄静後,賞者

回時,到府相凍未遅｡｣呂河道:｢寒舎果然無

人,承兄見諒｡｣

不赦 日,三堵己畢.鴬出策論来者,司馬玄

看了道:｢雑然軍薄,也運不出十名｡｣到了掲

焼香摸,果然中在十名上,大家親書不義｡到

了三月殿試,呂河鹿座師筆耕是建部待即,甚

有力量,鵜他殿試在二甲,又考庶吉士,送入翰

林｡一時栄耀,着人接取家中｡王司馬的女見

己親送至京,輿呂何倣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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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珂説:｢原来就是四川鮮元,久聞久聞長兄

的話｡難是好意体幾千里路来到這裡｡呈可功

名到手含了自己成就別人｡這個倣不得｡司馬

玄説:｢一言既出朝馬.難追｣田】去自家親房舎

了巷子来.逓給呂珂説:｢体不平之気有了這

個可平体的東了.兄不要掛意.小弟去了.後

来再含.呂何連票推帯,司馬玄早早推病出場

去了.呂何章来訪開一看.果然篇篇都好.演

心歓喜就窯好了｡後来在寓七篇草稿.再看-

過十分得意出場去了｡尋到司馬玄住虚来拝

謝他｡要接司馬玄同家去住.司馬玄説:｢体老

婆文在任上府内料想也没有人等体中了,老

婆討来時候再到府上打捷也不遅｡｣呂珂説

｢寒含果然没有人,承体膿諒｡｣

没有幾天,三場過了.案出文章論釆看,司

馬玄看7説:｢錐然不富好也運不出十名

外｡｣到了掛勝時候,果然中在十名上大家歓

喜不義,到了三月在皇帝殿前書面考試,呂何

脇座師華敷是建部侍郎甚有力JL,牌他殿試

在二甲進士,又考庶吉士,選入翰林.一時栄

華言責着人接聖老婆,王司馬女児親送到京

給呂珂倣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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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上席知願央入来謝罪｡呂珂平地登天,感司

馬玄不義,接到家中就如父母一般看待｡

司馬玄住在京中,竜無事鯉,毎 日只槍名勝

的所在去速算,就各慮要尋訪十絶世佳人｡尋

7年徐,竜無影響,困想道:｢古来侍説多才婦

女,如昧雪的謝道姓,作<白頭吟>的卓文君,

以我今 日看来,皆是以靴侍靴之虚語也｡若是

古人有此等才美婦人,為何今 日遍尋,眼中再

撞不見一十｡｣又想:｢我輩男子終年講書,≡

年一次科寧消 求不出幾十真才来,何況国中

女子,又無師友,孤開基見,那得能詩能文?古

来所侍,大都皆是好奇好事者為之耳,如何認

真去尋求!｣由此,司馬玄求才女之心就灰冷

了｡一日,呂何的座師華轍六十歳,衆門生倶

製錦犀,幕文来祝｡華敷設酒款待,吃了一 日

酒｡衆客散去｡又留幾↑得意的門生到書房中

小飲,呂珂亦在其内｡

到7書房中I l看｡只見琴書満座,頒目琳球｡

衆門生又飲7-回,各各起身閑玩,四壁都是

名公大老的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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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上県知麻央入来請罪｡呂珂平地登天感謝

司馬玄不義接到他家去,就像父母一様看待｡

司馬玄住在京裡没有事情,天天線尋那好

頑的地方去頑｡要尋個生得好的老婆｡尋了盛

年並没有一個想道:｢古来侍説多才的女人像

想那個謝造語卓文君都是有才的女人,我今

日看来都是胡説的話.若是古人果然有這様

的女人忘広今 日遍虚去尋.都没有一個梶?｣

又想:｢我是個男子漢年年-証書,三年一周科

翠,尚求不出幾個真才来何況閏中女子,又没

有人数年,字又認不得,那裡含倣詩倣文?古

来所侍都是清講的話,忘広認真去尋他倣甚

広｡｣従此司馬玄求有才的女人心就冷7.

-日昌何的座師筆耕大生 日,倣六十歳衆門

生大家倣些錦帳開扉秦文来拝秦.華敷妨酒

請他m吃了一天｡衆客散去｡又留幾個得意的

門生到書房裡頭施起小瑛子再吃,呂珂也在

到了書房裡頭一看｡看見琴婁満座都是好東

西｡衆門生又吃7-m,各人起身走走玩玩,

四壁上部是有名望的詩詞歌賦.



昼型本 『人中画』｢

呂珂忽見一張小凡上放着一柄金扇,輿度甚

精,展開一看,只見鴬着敢行小字,筆法秀娼有

如美女替花之態｡呂珂愛之不拾,再訪邦字,

却是一首五言律,上道:

重岡今元老, 忘家書散仙｡

琴書香孔席, 雨露満轟天｡

鶴髪白未百, 桃年千復千｡

欲窺新耳順, 低祝勝之前｡

不肖女峯蓮百弁棒齢六十

呂珂看過-遍,心中鴬書不定道:｢這明明是

女見祝父親的秦詩,我到不知華老有這等一

十才女,須留心訪問的確,好典子蒼作煤,也

可完我一件報徳之事｡｣因細鵜這詩献記在

心｡衆門生又吃7-台酒,到晩散了｡

呂何等不得進門,就忙忙走到書房中来,尋着

司馬玄説道:｢兄終 日歎息天下没有才女,小

弟今 日訪着了一十,讃他的佳製,真令醇漕無

色,易安減便り司馬玄忙間道:｢是真磨?兄莫

要戯我｡｣呂河道:｢小弟窓敢戯兄｡｣司馬玄道

｢若不相戯,却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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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珂忽然間看見一張小模上放着一把金扇,

倣得根好,舎開一看,看見窯着幾行小字,字又

好,詩又好,就像美人戴花的形状｡呂珂捨不

得放下,再謙邦字,却是一首五言律｡

重囲今元老, 忘家書散仙.

琴妻香孔席, 雨露蒲尭天｡

鶴髪白未白, 桃年千復千.

欲窺新耳順, 低祝勝之前｡

不肖女羊蓮百拝祝祷齢六十

呂何者了一遍,心裡頭想起来説:｢這個明明

是女児視覚老子的秦詩,我到不暁得他有這

個有才的女児,等我慢使杢個的責好,好育子

蒼倣個媒人.也好報了他的恩徳｡｣就把這首

詩記在心裡｡衆門生又吃7-台酒,到晩散｡

呂何等不得進門,就忙忙走到書房来,尋着司

馬玄説道:｢仰天天噴気講天下没有才女｡我

今 日訪着了一個有才的女人,看他那首詩,真

個没有人比得他的｡司馬玄忙忙間説:｢是真

的広｡体不要廉我.｣呂何説:｢我忘広敢廉休

眠｡｣司馬玄説:｢体既不窮我是什広人nF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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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珂就鵜輿華老視薫,留飲書房,看見金扇之

辛,細細道 7一遍,因取紙筆,鵜前詩献 出,過

輿司馬玄看,道:｢這不是他女見健的,却是何

人?司馬玄看了,箕不経 口道:｢明明窯着 『不

肖女峯蓮』,自然是他女鬼無疑,但不信他女

兄香閏弱巽,如何有此秀美之才,只伯其中速

有代替之故｡若果是真,這一番真令我司馬玄

想殺也｡｣道罷,再書起詩来顛倒細看｡｢前六

旬化腐為奇,漉巧若拙,己非近代才人所能｡

至於末二旬,｢耳順｣切六十,又以｢低祝｣開合

耳順,又以｢膝前｣放出｢低祝｣,一段鬼女愛慕

父母情態,字字逗出,真匪2夷所思｡非霊心滞

罪,誰能雛此?兄須鳥小弟細訪｡｣呂珂因叫心

腹家人到草薮衝去暗暗訪問,家人訪 了来回

覆道:｢華老爺家這位小姐績 一十六歳,生得

如花似玉,兼且知書識字,倣的詩文,華老爺也

不能比他.華老爺愛知珍賞,恐有人求親,故

不在人前荘道一字,所以入部不知｡｣司馬玄

捷了,喜得心花倶開,因説道:｢我司馬玄千古

相思,今 日万有着落,線然無縁,想死也不算虚

死了!｣呂村道｢華老師官己尊臭,兄難解元,若

只如此求親,也遠不在他眼裡｡

99

琉球抄本 『人中画』

呂珂就把去華老師家斉書留他,在書房吃漕,

看見金扇的事情,細細説 了一遍,就叫他車紙

筆,鵜前頭記的詩需出来,遜絵司馬玄看,説:

｢這不是他女児倣的.司馬玄看了解賛不敵説

道:｢明明罵着 『不肖女峯蓮』,是他女児徹

的.這個是責的了.我不信他女児是個女人｡

忘広有這様真才.恐伯有人菅他徹的.果然是

真的.這一同真裏想殺我7.｣説完了.又手起

部首詩来仔細看｡｢前頭六旬.倣得根好.後頭

両旬倣得更好,都是女児愛惜娘老子的意思.

不是聴明伶例的人.也不合倣出来.体要菅我

細細萱訪績好｡｣

呂珂就叫家人到華親衛家裡暗暗訪問家人訪

7来園覆説:｢華老爺家那位小娘練一十六歳

生得十分標致,又暁得詩詞歌賦,轍的詩詞老

爺也不能比他｡華老爺愛娘就像掌上真珠的

一敗.恐伯有人来求親.他都不在人面前説一

旬,入部不暁得的｡｣司馬玄折了,十分歓喜説

道:｢我司馬玄毎 日想思今 日績有着落税然没

有姻線,想死也不算虚死了.｣

呂村道｢華老爺官巴尊貴,体社是鮮元,若是

這様的求親,也運不在他的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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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才人必定是愛才,待小弟幾時借今田由,

請他輿兄一合,酒席間鵜兄大才逗露輿他一

育,他属意輿兄,那時鳥兄作伐万有横合｡｣司

馬玄道:｢兄言最為有理｡｣

過了幾 日,呂何果然滞日又借補書名色,備7

-席盛酒,軍請華鰍一人｡華森因愛呂何,却

不得情,只得来赴席｡席中並無他人,止有司

馬玄相階｡相見叙了姓名,方練坐席飲酒｡

原来華藤並経口不向人言,然心下却也暗暗

揮婿｡席間,看見司馬玄少年額解,人物秀美,

也十分注意｡又呂珂不住稀箕其才,要求老師

面試,華轍心下想道:｢就考他一考也不妨｡｣

到換了席,大家散歩,華巌因説道:｢詩文離日

小道,要求全美音也甚難｡前 日畢生騰辰,承

諸公見祝,長篇短章不為不多,然半膚陳套語,

属言,求一首清新俊逸,葺心悦目者,過不可

得｡今 日寮近思美情,祝之又祝,又幸舎司馬

兄少年美才,侶不音珠玉,賜教一律以誌不朽,

則畢生六十之齢不為虚度臭｡｣呂何聴了款善

道:｢門生敵視之心,苦無可伸,子蒼兄大才,正

好鷹老師之命,亦可為小弟借光｡｣因命取文

房四文｡

琉球抄本 『人中画』

我想有才的人必定是愛才,等小弟幾時借個

縁故,請他育休一合,酒席上将体的大才講出

莱,拾他聴聴,他若有意,那時育休謀幹終有機

合｡｣司馬玄道:｢休講最是有理｡｣

過了幾天,呂珂果然自家一人借個補書名色｡

幡 7-席的好酒,単請一人華薮因愛呂何,却

不得他的情,只得来吃酒｡席上並無別人,只

有司馬玄相階｡相見大家叙叙姓名,方終坐席

吃酒｡原来華轍口裡不説,心裡却也暗暗練選

女婿｡席上,看見司馬玄少年中個鮮元,生得

又好,十分愛他｡又見呂珂不住稀糞他的才,

要求老師面考,華蘇心下想道:｢就考他一考

也不妨｡｣到撒了席,大家散歩,華蘇因説道:

｢詩文難是小道,要求好的也難｡前 日畢生生

日,承衆位視覚長篇短章多得狼,一半都是套

請,要求一首好的都没有｡

今 日司馬玄兄少年美才,教我一首感謝不忘,

我六十歳不為虚度｡｣

呂何桁了歓喜道:

｢門生祝秦之心,不能倣得子蒼兄的大才,正

好磨老師之命,亦可為小弟借光｡｣卓出紙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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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遷道:｢満長安公卿,尚難頒老大師盛

徳之寓-,況西萄中子随筆 口才,蔦敢班門取

罪｡｣説不7,家人己拾過一張事案在面前,筆

硯擢得端端正正,又是一幅紅綾軒下,濃磨好

墨只候司馬玄動筆｡司馬玄原要以才 自存,又

虚謙一雨旬,遂提起筆来,便大着胆,依他女見

駒脚,責和了一首道:

轟道周公聖,誰知具備仙｡

通関三百輩,功著九重天｡

北開心常-,南山秦己千｡

遠入部願祝,難得到尊前｡

西萄後輩司馬玄頓首拝祝華老大師六十之退

齢｡司馬玄鴬完,叫人用針懸掛於廟堂之上,

請華療育瀬音｡華鰍看 了又看,十分親書,因

回身翠手桶謝道:｢司馬兄高才,敏捷如此,戟

撃生得此,襲幸多臭｡｣因間道:｢前 日間中佳

巷落在那一房?畢生為何失親於兄?｣呂珂忙

書道:｢司馬兄固有貴志,不曾終切,所以見

屈｡｣華穀道:｢原来如此,只運可免畢生五色

迷 目之詞,司馬兄異 日定菖大魁天下｡｣

琉球抄本 『人中画』

司馬玄謙説:｢蒲長安郷相,遭難頒老 大師的

盛徳,況我之酉萄小,子没有筆問,鳥敢班門取

罪｡｣説未 了,家人己拍過一張樟子在面前,筆

硯擢得端端正正,又是一幅紅綾舗下,濃濃磨

些好墨 =候司馬玄動筆｡司馬玄原要把他的

才試出来,又謙虚一両旬,遂提起筆来,倭大着

胆,以他女児韻脚,責和 了一首道:

姦通周公聖,誰知具備仙｡

道開三百輩,功着九重天｡

北開心常-,南山禽己千｡

遠人都願祝,難得到尊前.

西萄後畢司馬玄頓首拝祝華老大師六十渥

齢｡司馬玄窯完,叫人掛在廉堂上,請華敷来

者｡華厳看了又看,十分歓喜,就P]頭道謝説:

｢司馬兄高才,我有什広好虚｡得体這棟褒奨

眠｡多謝謝｡｣間他説:｢前 日進貢院的文章,戟

都没有看見?｣呂珂忙説道:｢司馬兄国都天有

病 了,没有進過三場,所以不中華敷道:

｢原来如此,這也是命 了｡司馬兄後来定然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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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選謝｢不敢｣,呂何又請人席,大家復飲

了半的,方決起身,叫人収了紅綾詩巷,巌巌致

謝而別｡正是:

一首詩驚座,令人剖 目前｡漫言仙路遠,才子

到非難｡呂村輿司馬玄送了華蘇起身回来,呂

珂看着司馬玄又柴又善,商議道:｢兄這一首

詩十分妙了,只不該用他令愛的原軌 恐伯老

師動疑｡｣司馬玄道:｢興之所至,一時信筆,只

指望倍散脚之塁,打動小娘,却不思量到華老

動疑,為之奈何?｣呂村道:｢他今鵜詩己携去,

且青緑法如何｡｣却道華鰍回到家中,鵜詩細

細展玩,十分愛美,道:｢不意3萄中到有此異才,

只是前 日女鬼的秦詩正是這四十駒脚,此生

如何得知?況我府中厳密,諒無人適露,若有

人連荘他也不敢在我面前酬和｡若説偶然相

同,却忘一字不差?此中葉非有天意耶?因叫

婁童到書房中取 了小娘的詩扇来,細牌両詩

較看,真是一十続虎離龍,一十錦心続口,不相

上下｡看了又看,暗暗款書道:｢此二人真可請

天生-封,況此生育年額解,前程甚遠,明日招

他為増,也是快事｡但不知女鬼心下何如｡｣況

吟多時,就叫侍見鵜紅綾詩巷博輿小娘去看｡

琉球抄本 『人中画』

司馬玄道謝｢不敢｣,呂珂又請進席大家又吃

7-m],方決起身,叫人収了紅綾詩巷,十分道

謝別去.正是:

一首詩駕座,令人剖 目前｡漫言仙路遠,才子

到非難｡呂村営司馬玄送了華轍起身m]来,呂

何看司馬玄商議説:｢体這一首詩十分好了,

不該用他女児的原韻,恐伯他可疑｡｣司馬玄

説:｢我高興起来,一時信筆,指望借地的韻脚,

打動他的女児都没有思量到他可疑之虚,如

今忘広好眠?｣呂珂説:｢他如今把詩卓出去,

且看体的縁法｡｣華穀固到家裡,将詩仔細観

育,十分稀賛説:｢不想覇中到有這等商才,戟

前 日女児的秦詩正是這四個韻脚,忘広様這

個人也暁得?況且我家裡没有人走漏消息的

就是有人走漏,他也不散在我面前和出来｡若

是偶然相同,忘広一字不差?其中葉非有個天

意広?叫蕃童到書房来車了小娘的詩扇来,細

細把両首詩比看,不相上下.看了又看,暗暗

歓喜説:｢這両個真真是天生一封,他是青年

中個鮮元,前程遠大,明日招他倣女婿,也是快

活之事｡不暁得女児心裡忘広様的｡｣想了一

普,叫Y頭鵜紅綾詩巷俸給小姐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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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這小娘年並十六,却聴毎異常,詩婁週 目

不忘,文章落筆便妙｡父母愛惜就如掌上之珠,

凡事任他性鬼,半鮎不肯連軌 却天生純孝,

依依膝下,更生父母之燐｡華森留心要輿他拝

一十佳増,却伯組凍,毎毎戒家人不許浪侍,故

京師中無人知道｡

這 日小娘晩粧初罷,正焚春満坐,忽侍見侍

送詩巷,小娘展開一着,見也是一首秦詩,旬句

都依他駒脚,而事奇競険,大有井畢中原之

意｡小娘看了半的,心下暗想道:｢我這一首秦

請,自請壁倒長安這些腐朽公相,不料酉局中

儒到能出此集思,明明歩駒輿我事衡,真可怪

也,又真可愛也｡｣看了半的,想道:｢這駒脚,他

外人如何得知?想是父親輿他説的了｡

父親許多貴詩不幸輿我,今滞舎這首詩輿我

香,必有深意,不是為我揮婿,便是怪我侍才,

以此鏑我衿心,叫我意生回封?若十分箕好,

禾免憐才着相,父親道我有心,若只徴詞相許,

末免焼琴煮鶴,父親又道我無 目,不肯服善｡

想了半的道:｢我自有主意｡｣叫侍見取筆硯花

隻,又題和一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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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這小娘年紀社是十六歳,聴明了不得,I

看就記得,徹的文章更好｡父母愛他就像掌上

珍珠,凡事都発他,-鮎不敢達軌

華蘇留心要替地棟個好女婿｡又伯人暁得｡天

天吻附家人不許外頭乱説因此京裡没有人暁

得｡

這天小娘晩間琉粧練完,在那裡焼香,濁濁

一個人坐在那裡,忽然間Y頭送来詩巷,小娘

舎開一看,見也是一首養詩句旬依他韻脚,其

中好虚到有一様的意思.小娘看7-台,心裡

頭暗暗想説:｢我這一首秦詩,没有人比得,不

想西萄這個人含倣這個好詩,明明歩我的韻

脚,菅我相争,真裏可愛｡｣看7-台,想説:｢這

韻脚他｡外人忘広陵得?想必是老子曹他説的

了｡老子那悶多的秦詩,不幸給我看,汚濁舎

這首詩絵我看,不是膏我棟女婿,就是怪我了

這様的,叫我忘広好眠?若是稀糞他好不免老

子説我有心愛他,若是講他不好,老子又説我

認不得東西.想了一合:

｢我自有主意｡｣叫Y頭舎紙筆現来又和一首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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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抹原鬼女,風流自詩仙.

駿馳春草路,芳典晩春天｡

顛倒言惟玉,尋恩領欲千｡

漫言三百遠,還在二両前｡

峯蓮題完,原叫侍見送輿老爺,華森接来一看,

満心款善道:｢我見詩才 日勝一 日,真是間中

異突,若不配十佳婿,呈不幸負｡細看我見此

請,則司馬玄之詩己看得入眼｡末引二両,意

己有在,但不知司馬玄官軍否,須間呂何方

知.｣

過両 日就沓帖請呂村､司馬玄小飲,二人見

請,親書不勝｡到了正 目,-遊就来,華寂在大

鹿迎入,各叙寒温,便入坐飲酒｡飲完正席,又

到書房小飲,只見四壁珊婁珠輝玉映,呂珂輿

司馬玄細細観看｡看到一張小梅箇前,只見峯

蓮和親的詩也粘在那裡,二人看見,彼此相顧

覚書｡華厳見二人看詩光景,便微笑道:｢二見

看此詩若何?｣司馬玄道:｢此詩性情入禁,鯉

気欲仙,妙虚不可言噛,但不知何人所作,却又

用晩生前 日之劫｡｣

華蘇道:｢這事説来也奇,畢生前 日鹿辰,小女

塗鵠正是此四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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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抹原児女,風流自諦仙｡

駿馳春州路,芳典晩花天｡

顛倒言惟五,尋恩領欲千｡

漫言三百遠,還在二両前｡

峯蓮題完,叫Y頭送絵老爺,筆耕接来一看,演

心歓喜説:｢我児詩才一天好一天,真是間中

的賓貝,若不凍個好女婿,呈不幸負我女児

了.細看我児這首詩,司馬玄的詩己看得過

了｡尾頭那二両的意思,我也知道 7不暁得司

馬玄有里親没有,等我問呂珂就暁得｡｣

過両天就額帖請呂何､司馬玄来吃酒,両十

人見地来請歓喜了不得到了那天-請就去,

華蘇在大鹿迎接進去,各人叙些閑話就請坐

吃酒｡吃完正席又到書房,液起小瑛子来,見

壁上圏書都是古童的東西,呂阿曽司馬玄細

細観看｡看到窓前,見峯蓮和韻的詩也貼在那

裡,両個人看見,大家伯起来｡華轍看他両個

人看詩的光景,就笑起来説:｢仲南個人看這

首詩是忘広様的?｣司馬玄説:｢這首詩的妙虚,

講不義的好虚,不暁得的是那個人徹的用我

前 日的韻脚｡｣華蘇説:｢這個是真也奇怪我前

日生 日我女児徹的是這四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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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昨承大数,無意中恰也用四散,詫以為異,

国典小女玩賞,小女中韮見了大益,不勝気索,

故又復為此詩,以表服席｡｣遂叫婁童牌小娘

原扇送看,呂相伴鴬道:｢門生立門許久,並不

知老師有如此掌珠,古補謝庭道森,由此敏之,

不足赦也｡但不知青春幾許?｣華蘇道:｢今年

二八｡畢生伯長安這些組棟不諒,故謹而不

言｡｣司馬玄看了原扇,又細範新詞,再三遜謝

道:｢畢生一時呈軌,暗獲歩駒之罪,又明抱形

壌之蓋,而反辱佳章詩話垂事,真不膏百朋三

錫｡童寮中子,何敢富此?欲報無覆,強欲再戯

-言以申感激之私,不識可否?｣華森聴了道:

｢佳章恨少,但革革不敢多請,肯寮賜教,固出

望外｡｣因叫取筆現金葺,司馬玄又依前親和

了一首道:

文章男子事,一旦属閑仙｡

恭計漸無地,柴嘘感自天｡

眉年績八八,雪旬己千千｡

漫説蔑難俺,明珠不敢前｡

司馬玄題畢,隻手呈輿華蘇｡筆耕看了,賞

愛不己道:｢幽思逸致,愈出愈奇,難杜,李復生,

不能繰此｡但小女開廷識字,忘敢富兄謬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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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体昨日徹的,也是這四個韻,真真奇怪,因

此曾我女児玩賞,我女児見了,故此又倣這首

詩｡以表他的意思｡｣叫書童鵜小娘原扇子幸

釆看,呂何個真説丁我在体表来往好久,並不

暁得老師有這様的好女児,就是古時謝道注,

那也比不得｡不暁得今年多少歳7?｣華轍説:

｢今年十六歳 了｡我伯長安這些人不 日諒,故

此晴戚不説｡｣司馬玄看 了原扇,又細看這首

請,再三道謝説:｢我一時不暁得献軌,那裡暁

得就育休女児韻脚一様｡我忘広敢比体女児

的詩眠?我如今運要倣一首不暁得好不好?｣

華薮祈7説:

｢肯倣教我,就是根多謝了｡｣

叫草紙筆硯来,司馬玄又依前韻和了一首説:

文章男子事,一旦属関仙｡

恭謙JC無地,莱嘘感 自天｡

眉年練八八,雪旬己千千｡

講説蔑難俺,明珠不敢前｡

司馬玄題完,双手過給華敷｡華轍看了,柄

箕不了説:｢意思奥妙,越講越好,錐杜甫李 白

再生,也不過如此｡我女児不過一個女核子那

裡比得体鴨?這様的太褒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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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道:｢蓮茅浅眼,呈識台階開聞之盛?

不過就隻影之間,聯志景仰耳｡｣呂村道:｢師

妹佳章,非於古名媛中相求周 不可易得;而司

馬玄美才,退出時流,亦 自不滅｡老師一置掌

中,一収門下,可謂隻美臭｡｣大家敢然入席又

飲,直歓待轟興方散｡

到次早,呂珂早来謝酒｡謝華,就正色説道:

｢門生有-言上告｡｣華森道:｢何事?｣呂村道:

｢令愛小娘以老師徳位之尊,自有公侯求偶｡

但師妹奇才,若失身組棟,呈不負了老師一番

教養?赦友司馬玄難新進小生,其人其才尚不

可量.老師台豊甚明,若坦之東床,才美隻全,

異日日能獲甥室之柴｡不知老師台意何如?｣

華蘇道:｢老夫雨脊索和,愚意是輿箕実相合｡

但小女肖幼,何不守候下科,待司馬兄高占魁

名,那時宮花結採,更為全美｡｣呂村道:｢老師

高論最妙,但恐成言未定,或遇高才捷足,中右

筆更,為之奈何?｣華激突道:｢此事果実勿圭,

男如司馬,女如小女,富今必無雨十｡況老夫

非失信之人｡司馬玄亦多情之士｡再有斧相知

里契居其間,料無他慮,只要司馬兄亦期上達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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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説:｢我是没有筆問的人,那裡暁得

体家有這様的高才的女子?不過倣這両旬戯

醜就是了｡｣呂珂説:｢妹子的好詩,就是古人

也没有司馬的好詩,在於今也没有｡大家収在

一堆,呈不両全｡｣大家歓喜又坐在樟上吃酒,

吃到轟興練散｡

到第二天早起,呂何軍軍一個人来謝酒.謝

完,就説道:｢我有-旬話告訟｡｣華叙説:｢什広

事?｣呂珂説:｢老師有徳位的人.小娘自有公

侯求親｡但小姐的商才若倣錯7人,豊不幸負

了老師一首教養的恩情?司馬玄這個人後生,

他的地位不可量的｡老師明白的人,招他倣女

婿,才美也是双全｡不知道老師的意思好不

好?｣華蘇説:｢老夫両首叫他和詩,我的意思

走育休一様｡我女児如今還少,等到下科他中

了高魁,那時候完親,更為両全｡｣呂珂説:｢老

師的議論最好,恐伯講話没有個定準,日後給

別人又撤去,是忘広様的眠?｣華穀笈説:｢這

個事体不要掛心,像司馬玄曽我女児,富今天

下也没有.我也不是失信的人｡司馬玄也是多

情有義的人｡再有休作媒不必過慮,只要司馬

玄上進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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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村道:｢老師九鼎一言,即納吉問名不娘於

此出｡門生侍示司馬,使他静守甥舎以待乗龍

可也｡｣説罷新出,回家就封司馬玄細細説知｡

司馬玄聴説允7,滴心款書道:｢我只伯訪轟

天下没有↑奇才女子,便虚我一生之想｡今既

有華小娘這等絶代佳人,又許了我,只要我少

候二午,帯頂紗帽去倣親,此事猶如探査取物,

有何難哉!｣便興勃勤的東遊西藩,或題詩酒

館,或作賦僧房十分得意｡

一日遊到棋盤街上,只見一十老兄挑 7-

担花責,司馬玄看見他五色満肩,群芳壁担,甚

発可愛,便歩上前来観看｡只因這一看有分教

百花担上再得佳人,四旬詩中又達才女｡不知

又遇何人 且聴下回分解｡

琉球抄本 『人中画』

呂珂説:｢老師一言既出,部馬難追｡我如今替

司馬玄説｡使他也放心｡｣

説完辞他出来,m]表替司馬玄細細説知｡司馬

玄所説他肯了清心歓喜説:｢我伯訪壷天下没

有個商才的女人,就虚我一生的思念｡於今既

有華中姐這等絶世的佳人,又許嫁給我,要我

再等再両年,頭頂紗帽去倣親,這個事極容易

的,有什広敷難眼?｣高興不過東走西遊,有時

酒楼題詩,有時在和尚寺裡倣威,十分快活｡

一天走到棋盤街上,見一個老頭子挑了一

担花責,司馬玄看見他的花生得好,心裡頭愛

他,就走上前来看｡因這 一着:叫那挑花担上

再得個好女人,四旬詩裡頭又遇着個商才的

女子｡不暁得又遇看個什広人,折底下解説,

就暁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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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長安街花担上遇良績 紅菟村詩扇中得佳偶

詞日

春光足,春光到虚花如族｡花如簾,一枝見

紅,一枝見繕.天桃書己克金屋,芳蘭忽又

香空谷｡

香空谷,真嘆無才,只愁無福｡

却説司馬玄在長安街道玩,忽見一十老者挑

担花責,自白紅紅,甚是可愛,因上前観看｡此

時是三月天気,日色喧燥,那老兄挑得熱了,敬

下担,就取出一把扇子来鼠 司馬玄看見那扇

子上字窯得龍蛇飛動,不像十村漢手中之物,

他且不看花,先用手来舎他的扇子｡那老者看

見司馬玄衣冠斉整,服着家人,知道他是十貴

人,不敢遠地,只得婿扇子漉 了輿他｡司馬玄

接来一看,却是一首詩:

桃李陳肩獲厚貨｡ 幽蘭空谷有誰知?

越渓不作春風遇, 還是苧蕪村女鬼｡

紅菟村戸氏存畑有感題

司馬玄初意看詩只道是甚才人題味,及 日課

完,芳駒興人,字字是美人幽恨,又見窯着声氏

符畑,心下大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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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凧

長安街花担上遇良媒 紅菟村詩扇中得任偶

詞日

春光足,春光到虚花如族｡花如族.一枝児

紅,一枝児繰｡天桃喜巴液金屋｡芳蘭忽又

香空谷｡

香空谷,莫嘆無才,只愁無福｡

話説司馬玄在長安街上玩要,忽然見個老頭

子挑担花車,白的紅的,甚是可愛,走上前去

看｡這時候是三月天気,有鮎熱 了,那老頭子

挑得熱 了,叡下担子,就幸 一把 白扇子来鼠

司馬玄看見那扇子上字駕得狼好,不像個粗

面人妻的,他就不看花,把手来車他的扇子｡

那老頭子看見司馬玄衣帽舞整,家人.娘着暁

得他是個冨貴人,不敢速軌 将扇子逓給他｡

司馬玄接来一看,上面一首詩:

桃李随肩獲厚貨｡ 幽蘭空谷有誰知?

越渓不作春風遇 運是苧蕪村女児｡

紅菟村声氏符煙有感題

司馬玄起頭看詩富是什広才人題的,到念完,

那裡頭的意思都是美人怨恨的心事,又見需

着是デ氏符煙,心裡頭発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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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成又有個才女?｣因問老兄道:｢這首詩

是誰人鴬的?｣老兄笑喧嘩答道:｢桃花也有,

杏花也有,莫有栃子｡｣司馬玄道:｢我間体扇

頭｡｣老兄道:｢蘭花方有箭頭｡｣司馬玄見他耳

聾,只得用手指着扇子大聖説道:｢這字是誰

人窯的?｣老見方聴見,道:｢相公間這字是那

十窯的磨?｣司馬玄道:｢正是!J老兄笑噂噂的

追:｢我不説｡｣司馬玄道:｢為何不説?｣老兄道:

｢這扇子是隔壁戸家姑娘的,我借来編,若我

説了,他要怪我｡｣司馬玄道:｢扇子国是他的｡

這扇子上詩句是他窯的磨?｣老兄又突通:｢相

公好不聴明｡他的扇子,不是他鴬,難道我老

演台駕?｣

司馬玄突通:｢這声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便

暁得作詩窯字?｣老兄又笑噂唱道:｢我不説｡

相公貫花磨?照顧我貫些,若不買,運我扇子,

我別虚去責｡｣司馬玄道:｢不買花,扇責輿我

罷｡｣老兄揺頭道:｢扇子是借采的,不幸｡｣司

馬玄道:｢我多輿体些銀子,責了罷｡｣老兄道:

｢相公輿我多少銀子?｣

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内取 了一錠,遜輿老兄

道:｢我輿体,仰肯黄塵?｣

琉球抄本 『人中画』

｢難道又有個才女不成広?｣問老児子説:｢這

首詩是誰人駕的?｣老頭子笑喧嘩的説:｢桃花

也有香花也有,只没有梅 子｡｣司馬玄説:｢我

間件扇裡頭何日老頭子説:｢肺花縛有箭頭｡｣

司馬玄見他耳果聾｡用手指着扇子大学説道:

｢這字是誰人駕的?｣老頭子練折見説:｢相公

問這字是那個 窯的広?｣司馬 玄説:｢正是り

老頭子笑喧嘩的説:｢我不講｡｣司馬玄説:｢為

何不講?｣老頭子説:｢這扇子是隔壁戸家姑娘

的,我借来編編,若講 了,他就怪我｡｣司馬玄説

｢扇子是他的｡這扇子的詩句是他票的広?｣老

頭子又笑説:｢相公好不聴明!他的扇子,不是

他 自己駕的,難道我老頭子舎駕不成広?｣司

馬玄実説:｢這デ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 了,戟

暁得倣詩需字呪?｣老頭子又笑喧嘩的説:｢我

不講｡相公要買花?照顧我買些,若不買,還我

扇子,我別虚去責｡｣司馬玄説:｢我不買花,体

把那扇子責絵我罷｡｣老頭子揺頭説:｢扇子是

借来的,我不幸｡｣司馬玄説:｢我多給体些銀

千,責 了罷｡｣老頭子説:｢相公給我多少銀子

梶?｣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裡頭宴 了一錠,遜

絵他説:｢我給体｡仰青葉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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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看見一錠紋銀有二､三両重,連忙送還司

馬玄道:｢相公請収好了,不要取笑!｣司馬玄道

｢我富真要貫,誰輿体取実り老兄心下疑疑惑

惑,又不好収,看着司馬玄只是笑｡司馬玄道:

｢仰不要笑,体収了銀子,我還有話問体｡｣

老兄見口束是責,便満心改善,牌銀子塞在腰

裡道:｢相公果然貫我這扇子,我連這担花也

送了相公罷!｣司馬玄道:｢花到不要体送,体只

封我説那声家姑娘今年幾歳 了,生得人物何

如,這作詩窯字忘生舎得?｣老兄想 了道:｢如

今只得要封相公説 了,只是説起来話長,這裡

姑着説話不便｡｣司馬玄道:｢此慮到呂衝不遠

了,体可挑 了版我到呂衝来,我叫呂老爺連花

都膏仲買7｡｣老兄親書,果挑花肢到呂街｡

司馬玄叫家人牌花送入呂街内裡,却 自己帝

了老兄書房中,叫他也坐了,細細盤間｡

老見遣:｢我m住的那地方叫倣紅菟村,出城

南去有十七八里,那裡山清水秀,十分有趣｡

篇時有十李閣老老爺,不知為甚事皇帝個他,

叫他住在城外,整整的住 了七､八年｡

琉球抄本 『人中画』

老頭子看見一錠好銀子,有二､三両重,連忙

送還司馬玄説:｢相公請収好了,不要来廉我!J

司馬玄説:｢我富真要貫,誰編休眠!J老頭子心

上可疑,又不好収,看見司馬玄線是笑｡司馬

玄説:｢不要笑,体 収了銀子,我運有詰問体｡｣

老頭子見他 口気是責的,就清心歓喜,鵜銀子

塞在腰裡説:｢相公果然買我這把扇子,我這

一担花也送 了相公罷｡｣司馬玄説:｢花到不要

体送我,体曽我説那声家姑娘今年幾歳7,生

得JT品忘広様的,這倣詩鷲手忘広合的?｣老

頭子想 了説:｢如今罷了曹体相公説罷,線是

話講起来長,這裡姑着説話不便｡｣司馬玄説:

｢這裡去到呂老爺街門不遠,体可挑了眼我来,

我叫呂老爺連花都膏仲買了｡｣老頭子歓喜,

挑起花来服到呂老爺衝門｡司馬玄叫家人鵜

這些花逆進呂老爺裡頭,自家帝了老頭子,刺

書房裡面,叫他坐下,細細的盤問｡老頭子説:

｢我m住的那地方叫倣紅菟村,出城外商漣走

去有十七八里路,那裡山水都生得清秀,十分

有趣｡旧時有個李閣老老爺,不知為甚広事,

皇帝個他,叫他住在城外,整整的住 了七､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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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閑居無事,因愛這紅菟村好景致,便 日日来

遊賞,有時住在妙香庵,幾今月不回去｡那時

這戸姑娘練八九歳,頭髪披肩,生得撃鷲眉見,

僧侶身見,眼晴就如一注水見,面顔就似-

圏雪見,鮎鮎-隻脚鬼,尖尖雨支手兄,走到人

前就如水洗的一般,也時常到庵中玩要｡李老

爺看見,愛他生得清秀,因叫他認幾十字見｡

誰知他聴明得繋,-過 日就認得不忘｡李老爺

歌書,便教他講書,倣詩文｡不期這デ姑娘天

生成的伶倒,撃着就合,又窯得一筆好字｡

李老爺封入説:｢這↑女見好文才,若是倣今

男子,定要中翠,中進士,倣官,可僧生在郷間,

恐伯無人知道,埋没了他的才筆｡｣

李老爺臨起身回去運再三封戸老宮人説:

｢体莫要軽看了体女見,他是一介女中才子,

異日定有高人来訪求｡若誤嫁了村夫俗子,便

令山川秀束無丑了｡故此戸姑娘今年一十七

読,尚未曾許輿人家｡李老爺起身時,又鵜帝

不去的許多書籍､文章､古童､玩器都輿了デ

姑娘｡他如今那裡像十田家女鬼,毎 日只是焼

香､青書､作詩､窯字,就像十不出門的秀才一

般｡

琉球抄本 『人中画』

他閑下無事,愛這個紅菟村的好景教,就天天

来這裡玩要,有時住在妙香庵,幾個月都不脚

去｡那時候這個戸姑娘練有八九歳,頭髪披肩,

眉毛生得湾湾的,身子僧侶的,眼晴又風流,膝

上生得雪白,一双脚短短的,両隻手尖尖的,走

到人面前就像水洗的一般,也時常到庵裡頭

玩要｡李老爺看見,愛他生得清秀,叫他認得

幾個字,那裡暁得他聴明得繋,-看過就認得

不舎忘記｡李老爺歓喜,就教他講書倣詩倣

文｡不想像這デ姑娘是天生成的聴明伶倒,翠

着就合,又窯得一手的好字｡李老爺膏人家説:

｢這個女見好文才,若是個男人,定含中翠,中

進士,倣官,可惜生在郷間,恐伯没有人知道,

埋没了他的才筆｡李老爺臨起身凧去還再三

替他老子説:｢仰不要看軽 了体這個女見他是

一個女中才子,明 日定有高才的入来求他,体

若侯嫁了村夫俗人,就可惜這個女見了｡故此

戸姑娘今年練十七歳｡還浸有配給人｡李老爺

起身m]去的時候,那帝不去的書籍､文章､古

童､玩器都給 了デ姑娘｡他如今那裡像個種田

家的女兄,毎 日線是焼香､詔書､倣詩､需字,

就像個不出門的秀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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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老官見也不敢去管他｡今早我来賓花,因伯

天気煤,問他借了這把扇子来,許説回去就運

他｡如今責輿相公,回去只好調十講説｢失落

了｣,只伯他運要怪哩!司馬玄聴了這番言語,

不発身子倶釈親不定,因又間道:｢這声姑娘

鴬的詩稿輿扇子多度?｣老兄道:｢他終 日不住

手的寓,志度不多り司馬玄道:｢若是多,不論

詩集也罷,斗方也罷,体再舎些来責輿我｡｣

老兄道:｢相公説定了,若真要貫,我求也求他

些来｡｣司馬玄道二｢我真要貢,体只管舎来り

説罷,老兄要去,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衝裡討

了三鏡銀子,運他花鏡｡老兄歓喜不勝,挑着

空担一路上想道:

｢今 日是那裡造化,撞見這位猷相公,-把 白

紙扇子就輿我一錠銀子｡我回去間戸姑娘求

他十把扇子,明 日責輿他,可不又有十錠銀子?

到是-塔富貴了｡｣

老兄到家己是下午,走到園中放担｡只見戸

符姻在無夢閣上葱棚看花,忽見老見回来,因

叫道:｢張伯伯,今 日花都責完 了磨?｣張老兄

聴見,忙走近閣下,笑噂噂説道:

琉球抄本 『人中画』

他老子也不去他,今早我来賓花,恐伯天気熱,

問他借了這把扇子来,叫我P]去就還他｡

如今責絵相公,固去只好編他説打吊了,只伯

他還要怪我哩｡司馬玄聴見這些話ノ♭上不定,

又問説:｢這声~姑娘鷲的詩稿扇子多広?｣老頭

子説:｢他天天不住手的窯,忘広不多眠?｣司

馬玄説:｢他既然需得多,如今不論詩集也罷,

斗方也罷,仰再舎些来責給我｡｣老頭子説:

｢相公説定的,真真要貫,我求也求他些来｡｣

司馬玄説:｢我真真要貫｡休只管章来!｣説罷,

老頭子要去,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老爺裡頭

討 了三銭銀子,還他花錦｡老頭子歓喜不過,

挑着空担子一路上思量説:

｢今 日是那裡的造化,撞着這個猷相公,一把

白紙扇子給我一錠銀子｡我m)去問デ姑娘求

他十把扇子,明 日責給他,又有十錠銀子?到

是一場富貴了｡｣

老頭子到案下晩了,走道花園裡頭放下担

子｡見戸芹煙在無夢閣上兼着棚杵看花,忽然

看見老頭子m]来,就叫説:｢張伯伯,今 日花部

費完了広?｣老頭子折見,慌忙走到閣下,笑唱

噴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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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造花!撞見一位少年相公,風風顛顛,又

肯出銭,都営我貫了｡｣声芹姻道:｢這等説,是

得利了?｣張老兄道:｢利雄得些,却有件事不

好説,乱乱的牌姑娘借我的扇子失落了,却如

何虚?｣声符姻道:｢扇子失落,不値甚的,只是

有我鴬的詩句在上面,恐被俗人舎去,便明珠

暗投,許多不妙｡｣説罷,老兄因牡飢,就去吃

飯｡因取出那錠銀子稀稀,足有二両六､七銭,

連貴花的三鏡放在一虚,差不多三両,清心親

書,就取一塊碑的貫了一壷酒来,吃在牡裡,不

発醸疎酔了｡又想着運要声符畑的詩扇,又走

到閣下来,不期戸符畑己下関去,只得従後園

門樽了過来｡

原来デ符畑這住居甚是幽雅,門前一帯深

河,樹木交映,李廷機膏他題 了一十匝額在門

前,叫倣｢小河洲｣｡声符畑又在臣卜房之外収拾

7-間軒子,漉貯這些経書子史輿古玩之物,

自家在内時時娯弄｡因想:｢富 日西施以渓紗

著名,裁量渓紗之婦?西施渓紗我差戻古｡｣逐

日寛一扇叫倣｢渓古軒｣｡

此時戸符梱正下閣来,在軒子裡閑坐,忽見

張老酵醗醜来道:

琉球抄本 『人中画』

｢今 日造花.撞見一位少年相公,痩疫痢癖的,

又肯出銭｡都膏我貫了｡｣声~符煙説:｢這等説

造化 了?｣老頭子説:｢今 日果然造化,還有一

件事我不好説,那裡乱乱的把姑娘借我的扇

子打吊了,忘広好嘱?｣デ存煙説:｢扇子打吊,

不値什広,只是有我駕的詩句在上頭,忠伯給

那俗人棟去,就可惜 了｡｣説罷,老頭子触裡餓

了,就去吃飯｡章出那錠銀子来稀稀,有二両

六､七銭重,連責花的三鑓放在-虚,差不多

有三両,清心歓喜,就章一塊碑的貫7-壷酒

莱,吃在牡裡,不発的味味酔 了.又想着運要

声符煙的詩扇,又走到閣下来,不想デ符煙下

関去了,他打後園門轄了過来｡

這声符煙住的所在甚是幽雅,門前一帯是

深河,樹木茂盛,李廷機菅他題 了一個牌直在

門前,叫倣｢小河洲｣｡声芹煙又在臣卜房之外収

拾了一欄書房｡寂些古今的書籍｡膏些古圭的

東西｡自家在裡頭玩要｡想到:｢富 日西施以渓

紗着其名筆,我不是渓紗之婦?西施渓紗我責

渓古｡｣自家需一個牌匝叫倣｢渓古軒｣｡

那個時候戸符煙正下問来,在書房裡閑坐,

看見老頭子酔嘆境的来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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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運要進城去責花,天気熱,明 日姑娘若有

多的扇子,再借我三五把塙損｡｣再婚笑道:｢

張伯伯不要取笑,就是入熱,也只消一把足臭,

為何就要三､五把?｣張老兄道:｢越多越好,育

換着編,便省得損壊姑娘的扇子｡｣声芹胸囲

他是父親一筆的老人家,不好回他,就在寮頭

取 7-把 白紙無事的輿他,道:｢張伯伯,舎去

鵜就用罷｡｣張老兄接在手中,看見没字,便通:

｢這十不好,須是姑娘窯幾十字在上面方好｡｣

デ存姻見張老兄説話有因,便回説道:｢寓話

没有 了｡｣張老道:｢若没詩扇,便是窯下的花

隻,或是斗方,可借我幾張去速達 目頭罷｡｣声

符姻心下想道:｢他要詩集何用?定是有人叫

他来求｡｣因実説道:｢詩扇､斗方都有,張伯伯

須是老走説,是誰央体来求?我就多送体幾

張｡｣張老兄見説着心病,便突通:｢我不説,戟

説了姑娘要怪!｣

声符姻道:｢弓長伯伯真説,我不怪｡｣張老兄道:

｢就是方績説的那位少年相公,原要買花,因

看見了扇子,連花都不買,舎着扇子-3来-3去,

就像風了的一般,定要輿我貫｡

琉球抄本 『人中画』

｢我還要進城去責花,天好熱明日姑娘有多的

扇子｡再借我三五把去編編｡｣ダー符煙咲的説:

｢張伯伯不要来取笑,就是太熱,也只消一把

就勾 了,為何就要三五把?｣老頭子説二｢越多

越好,曹操着編省得損壊姑娘的扇子｡｣ダー符

煙見他是老子一筆的人,不好m]他,就在樟上

舎 7-把 白紙扇没有字的絵他,説:｢張伯伯,

幸去鵜就編編罷｡｣老頭子接在手上,看見没

有字,就説:｢這個不好,要姑娘駕幾個字在上

頭練好｡｣戸符煙見老頭子説話有因,就m]説

道:｢窯詩的没有了｡｣老頭子説:｢没有詩扇,戟

是完了的花隻,或是斗方,借我幾張去遼遠 目

頭也好｡｣デ符煙心裡頭想説:｢他要詩集倣什

広眠?定是有人叫他来求的｡｣就咲咲説道:

｢詩扇､斗方都有,張伯伯体要老責説,是什広

人叫体来求的?我就送他幾張｡｣老頭子見説

得着,就咲咲説:｢我不説,我若説了姑娘含

偶!｣デ符煙説:｢張伯伯老真説,我不胤 ｣老頭

子説:｢就是練先説的那個青年的相公,原要

買花,因看見了扇子,連花都不買,舎着扇子讃

来讃去,就傷痕子一般,定要膏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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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責,他急了,就舎出一錠銀子輿我,我見有

些利銭,只得晴着姑娘責 了輿他｡他叫我再舎

些去責,因此又来求姑娘｡体若肯扶持我,戟

登時就是一十小財主了｡｣声符畑聴 了,心下

想道:｢此等名利世界肯出価貫我扇子上詩句,

必是十真正才子方能如此｡若論詩文好合,要

算倣一十知己了｡只伯運是見了女子名字,一

時猛浪,強作解事耳｡｣又想想道:｢我有主意

了り因封張老兄説道:｢詩扇貴輿他也罷,只是

責膿了｡体明日須要去輿他技価,他若肯出五

十両銀子便罷,若不肯,退運原銀,討了扇子回

来｡｣張老兄突通:｢姑娘要我,他如何肯出許

多?｣

戸符梱道:｢我不要仰,体只管去技,包管他

肯｡｣張老見通:｢姑娘既如此説,我明 日便去

輿他技｡但我看見姑娘往 日鳶的十分容易,何

不送我一張?等我順路去責,偶或他不肯技,

我好牌這張多少責些,也不空了｡｣

戸符姻道:｢体技 了価来,我再多輿体幾幅也

不打果,如今没有｡｣張老没奈何,只得回去睡

了｡

琉球抄本 『人中画』

我不責,他急了,就書出一錠銀子給我,我見有

些利錦,只得晴着姑娘責了絵他｡他叫我再章

些去妻他,故此又来求姑娘｡体若肯扶持我,

我登時就是一個小財主了｡声符煙折了,心下

想道:｢他肯出価銘買我扇子上的詩句,必定

是個真正才子了｡練合這様的論起詩文相投,

也算倣一個知己了｡只伯他看見是女人的名

辛,一時胡思乱想也未可定｡｣又想想説:｢我

有主意了｡｣就封老頭子説道:｢詩扇責絵他也

罷,線是裏腹 了｡体明 日去要膏他技些価銘,

他若肯出五十両銀子就罷,他若是不肯,体就

退還他的原銀子討了扇子阿来｡｣老頭子突通

｢姑娘窮我,他念広様肯出那多銀子梶?｣

戸符煙説:｢我不偏体,体只管去要技価錦,包

管他肯｡｣老頭子説:｢姑娘既是這様講,我明

日就去替他挽些価銭｡我看見体姑娘往 日窯

的十分容易,何不送我一張?｣等我順路去妻

妾,他若是不肯我,我好鵜這張多少責些,也不

空走了｡｣デ芹煙説:｢体技 了便乗｡我再多給

体幾張｡也不打繋｡如今没有了｡｣老頭子没奈

何｡只得m]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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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次早,又挑7-担花進城,便不到市上去

責,-直挑到呂衛来,把担歓在廉傍階下,責 自

走到書房裡｡此時司馬玄正幸着声符畑的詩

扇,在那裡吟涌｡忽見老兄走来,便迎出来道:

｢体又有甚詩,字来歴?｣

張老兄道:｢詩､字雑多,却未官舎来｡｣司馬玄

追:｢為甚不幸来?｣張老兄道:｢昨 日責了那把

扇子輿相公,回去受了声姑娘一触皮気｡｣司

馬玄道:｢為甚受気?｣

張老鬼道:｢他説我妻騰 了,十分怪我,叫我来

技価｡若是相公肯技,鵜原銀送還相公,討回

原扇｡｣

司馬玄道:｢他要多少銀子?｣張老兄道:｢他要

五十両銀子,少一厘也不成得!｣司馬玄心下

暗想道:｢故索高価,自是美人件用,我真若借

此通十消息｡｣因説道:｢五十両子不鳥多,只

是這把扇子書 了,我不要,原退輿体｡有別的

詩文舎来,便是五十両也罷｡｣張老兄聴7,着

驚道:｢相公退回原物,定要原銀7?｣

司馬玄道:｢扇運休,原銀就送仲買酒吃,我也

不要了｡只是別様詩文,定要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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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早起,又挑7-担花進城去,他不

到街上去責,-直挑到呂珂衝門前来,把担子

歓在廉傍階下,自家走到書房裡｡這個時候司

馬玄正幸着戸芹煙的詩扇,在那裡吟唖｡忽見

老頭子走来,就走出来説:｢体又有什広詩字

来広?｣老頭子説:｢詩,字到多,今 日末曽舎

来｡｣司馬玄説:｢為甚広不幸来眠?｣老頭子説

｢昨日責了這把扇子絵相公,m]去受了声姑娘

一牡的臭晃｡｣司馬玄説:｢為甚広受晃眠?｣

老頭子説:｢我妻購了,十分怪我,叫我来技価

錦｡相公若是肯技,儒鑓就罷｡若是不肯技｡原

銀子送還相公｡運我的原扇子｡｣司馬玄説:

｢他要多少銀子眠?｣老頭子説:｢他要五十両

銀子,少一厘也不肯｡｣司馬玄心裡頭暗暗想

説:｢這是他故意要多銀子,不要管他,我希這

個因由｡通個信息絵他｡｣説道:｢五十両銀子

不為多,這把扇子旧了,我不要退m]遺体｡有

別的詩文舎来,就是五十両銀也罷｡｣老頭子

折了,看驚説:｢相公退園我的原扇子,定要原

銀子了?｣司馬玄説:｢扇子運休,原銀子就送

体買酒吃罷,我也不要 了｡有別様的詩文,定

要車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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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兄喪見不要原銀,清心改善,道:｢一定幸

莱,相公可鵜原扇運我罷｡｣司馬玄道:｢体在

門前等着,我就舎出来｡｣張老兄出去,司馬玄

忙取一柄白紙扇,奥原扇差不多,就依駒題 了

一首詩在上面｡舎出来漉輿老兄道:

｢体舎去罷｡張老兄村人,那裡認得真償,接了

扇,挑起花担就走,走到各虚忙忙貴花｡回去

先不錦寮,就鵜扇子送還声帯姻道:

｢我説他不肯技,原扇退運,放在真上｡｣便不

多言,就走了家去｡｣

声符畑心下想道:｢我就説是↑猛浪之人,

見索高価便支捗不束,愈見真正才人難得｡｣

歎了口束,再舎起扇子来看,乃是和駒一首詩,

却不是原詩扇.只見鴬得風流可愛,遂諌道:

女可指塗郎可算, 一人只願一人知｡

花枝漫向珠簾泣, 巳露春情輿燕鬼｡

萄人司馬玄歩散華和求斧政

デ芹梱看了,又鷲又善道:｢吐詞書艶,用意深

椀｡如此看来,到是↑善心才子｡｣牌詩看了又

育,十分愛慕,心下暗想道:｢我戸符畑天生才

美,従不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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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子祈見不要原銀子,清心歓喜,読:｢一定

舎来,相公那原扇子還我罷｡｣司馬玄説:｢体

在門口等着我.我就章出来｡｣老頭子出去,司

馬玄忙忙舎 了一把 白紙扇,菅原扇子差不多

一様,就依他的原韻題 了一首詩需在上頭｡章

出来逓絵老頭子説:｢体舎去罷｡老頭子是個

村人,那裡認得真備,接了扇子,挑起花担就走,

走到各虚忙忙責完固去.先不同家,就把扇子

送還声~芹煙説:｢我説他不肯技価｡把原扇子

送還,放在真上｡也不多話,就走7m]去｡｣

戸存煙心裡頭想説:｢我原説他是個不暁得

東西的人｡見要多銀子｡他就把扇子還我｡可

見真正才子｡也是難得的｡｣歎了一口気,再舎

起扇子来看,乃是和韻一首詩,不是原詩扇｡

只見窯的風流可愛,遂諸道:

女可指塗郎可算, 一人只願一人知｡

花枝漫向朱簾泣, 巴露春情興燕児｡

萄人司馬玄歩韻車和求斧政

声符煙看了,又駕又書説:｢這様詩句,意思十

分奥妙｡這様看来,到是個真正才子.｣把詩看

了又看,十分稀賛,心裡暗想説:｢我デ符煙天

生的才筆,従不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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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恨生不得地,絶没人知｡況父母郷人,糸藻

無托,今幸遇此生,若再不行樺,便終身埋没｡

因又取一柄白紙扇,再題詩一首道:

一連紅糸非重貨 花開花合要春知

高才莫向等心逗 常怪相如軽薄見

声存姻漫題和

声符畑鴬完,自看 自愛道:｢只伯此生不真心

愛才,若真心愛才,見了我這首詩,便是公卿之

女招他,他必定捨彼就此｡｣因走上無夢閣来

叫道:｢張伯伯,体今 日這把扇子舎錯 了,不是

我的原扇,明日進城,須要輿我換来｡｣張老兄

道:｢這↑秀才也不是↑好人,志度就持続包

鬼り′山下暗想道:｢我説鳥何不要我的原銀,原

来抵換了｡｣｢声姑娘,不妨事,我明 日輿体操

莱,運要説他哩.｣デ再婚遂従閣上勝這把新

鴬的扇子去下来道:｢明 日体千膏要換来り張

老兄収了｡

果然次早挑花進城,就先走到呂衝来,恰好

門前撞見司馬玄,因説道:｢相公原来不老走,

志度鵜傾扇来蕪我｡又叫我受了声姑娘一牡

皮束｡｣就牌帝来的扇子漉在他手裡道:｢快快

操典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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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我生不得好地方,都没有人知道｡如今幸遇

這個人若不相通,就終身埋没｡我的才筆了,

書起一把白扇子,又題詩一首道:

一績紅紙非重貨 花開花合要春知

高才莫向琴心遣 常怪相知軽薄児

戸符煙蔦完,自見 自愛説:｢只伯此人不真心

愛才,若是真心愛才,見了我這首詩,就是公侯

女鬼招他,他也定然是愛我的｡｣自家走上無

夢閤来叫説:｢張伯伯,体今 日這把扇子章錯

了,不是我的原扇子,明日進城,要曽我操来｡｣

老頭子説:｢這個秀才也不是個好人,忘広就

抽包眠｡｣心裡暗想説:｢我講為何不要我的原

銀子,原来是換了我的扇子｡｣｢戸.姑娘這不妨

事,我明日替体操来,還要罵他哩｡｣デ符煙在

間上把這把建窯的扇子去下来説:｢弥明日干

害要換来｡｣老頭子収拾好了｡

果然第二 日早起挑花進城去,就先走到呂

何衝門来,恰好門口撞見司馬玄説道:｢相公

原来不老責,忘広把偶的扇子来編我｡又叫我

受了デ姑娘一牡的臭気｡｣就把帝采的扇子逓

給他手上説:｢快快襖絵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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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接扇一看,見又是新題,清心親書｡

便也不看,収入袖中,道:｢昨 日果然是我一時

差了,体等我取 了来遺体｡｣因回書房,細細展

玩,不勝心酔道:｢此女不但才高,而詞意甚正,

要我明公正気去求親,不要私相挑引｡這段姻

線又是侯天之幸!｣因取 一把 白扇,再題一首

道:

敢鵜徴詞作騰貴, 開閉相鷹雨相知｡

天桃既作投桃贈, 月老改為花老兄｡

司馬玄漫和

司馬玄窯完,正要舎輿張老兄,忽呂珂走到書

房来撞見,幸他扇子一看,突通:｢看兄這首佳

作,何鹿又有線煤之牽?｣司馬玄道:｢此事正

要輿兄商議,兄略坐一坐,等我打静他去了

来｡｣忙章了扇子,走到門前遜輿張老道:｢這

是他原扇,体舎去罷｡｣弓長老見遣:｢相公不要

又錯了｡｣司馬玄道:｢不錯不錆｡｣張老兄収了

扇子,挑着花担而去不題｡

却説司馬玄回到書房,牌声存姻雨把扇子

都遁輿呂珂看,又細細騰貴花情由説7-遍｡

呂村道:｢看此二詩風 旨駒趣,怪不得兄又要

着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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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接扇子一着,見又是一首詩,清心歓

喜｡也不看,就収進柚子裡頭説:｢昨 日果然是

我一時差了,仰等着,我妻来遺体｡｣田】到書房,

細細展開一看説:｢這個女人不但是商才,請

話正気,要我公明正気去求親,不要私相挑引

｡這段姻縁又是我三生有幸了｡｣就章一把 白

扇子,又題詩一首説:

敢鵜徴詞作碑貨 閑関相席両相知

天桃既作投桃贈 月老改為花老兄

萄人司馬玄再和

司馬玄需完,正要幸絵老頭子,忽然間呂何走

進書房来撞見,幸他扇子一看,咲説:｢看仰這

首詩,那塊地方｡又有個倣親的意思｡｣司馬玄

説:｢這個事正要育休商議,仰畳坐一合,等我

打額他去了来｡｣忙章 了扇子走到門前,過給

老頭子説:｢這是原扇子｡体舎去罷｡｣老頭子

読:｢相公不要又錯 了.｣司馬玄説二｢不錯不

措｡｣老頭子収了扇子,挑着花担就去了｡

司馬玄固到書房,把戸芹煙両把扇子都漉

給呂珂看,又細細把貫花的情由説了一遍｡呂

珂説:｢看這両首詩狼好,休又要思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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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道:｢我自覇至京,不遠敷千里,一路尋

訪並無一十可人｡今居京師連獲二美,古稀燕

過多佳人,信不譲臭｡兄看後一首詩,己明明

心許｡我司馬玄四海求風,今有美在前,棄而

不厳,無此理也｡此事運要煩兄作伐｡｣呂村道

｢此事,作伐不難,但華老師之事又鵜若何?｣

司馬玄道:｢且等兄為我定下,待明年侯偉,再

看機合｡偶或切兄福庇,得能両全,便不虚我

司馬玄鳥人一世也り呂珂笑道:｢兄何真心不

己,偶再有一十,又鵜何如?｣司馬玄也突通:

｢決然不能再有,若再有也不値域了｡兄須鳥

我作伐｡｣

呂河道:｢此女住居何虚?｣

司馬玄道:｢在城南紅菟村｡｣

呂珂聴了,道:｢原来就是此女!｣

司馬玄道:｢兄為何暁得?｣

呂珂道:｢小弟倣孝廉時曾在城南柳塘講書離

紅菟村不遠｡有人侍説李九我罷相時,常稀紅

菟村有十小才女,今見所遇,責然是他,可謂名

不虚侍臭!自然要為兄作伐｡｣

司馬玄道:｢須早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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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玄説:｢我従萄到京裡幾千里路一路尋訪

並没有一個好人｡如今住在京城,連得両個美

人,古時講燕園通園多有美人,真真不是乱講

的｡体看後頭一首詩,明明是他許我的了｡我

司馬玄四虚求親,今 日美人在我面前,忘肯不

要他呪｡這件事遠要煩努体曽我倣個媒人｡｣

呂珂説:｢這件事,到也不難,華老師的事情体

是忘広様的嘱?｣司馬玄説:｢且等体育裁定下

等我明年焼倖了,再看机含｡若是案件的洪

福｡曽得両全｡就不虚我司馬玄倣人一世了｡｣

呂何実説:｢体忘広這様責心眼,若是再有一

個,体又忘広様的呪?｣司馬玄也笑説:｢如今

再也没有了｡若是再有也不値銭了,体要曽我

留心要繋｡｣呂珂説丁這個女人住在那裡?｣司

馬玄説:｢在那城外紅菟村｡｣呂何桁了,説:｢原

来就是這個女人｡｣司馬玄説:｢体忘広暁得?｣

呂珂説:｢我倣孝廉的時候在城外柳塘地方隷

書離那紅菟村不遠｡有人侍説李九我不倣宰

相的時候,常常説紅菟村有個中小才女,如今

体遇着,定然是他,這也不是虚侍.自然要曹

体留心｡｣司馬玄説:｢要早些曽我倣成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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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村道:｢這不難,他郷下人家,只消備些聴遭,

叫家人去｡他知見一十解元,又説是小弟作伐,

再無不允肯之理｡｣

司馬玄道:｢這↑断然使不得｡兄不見此女

詩意甚是持正,若叫人去,他定道是軽薄他,這

段姻縁断断不成｡仁兄若肯周旋小弟,須卑詞

屈遭,親鳥一行,這親事練宴,碑金厚薄不論｡｣

呂珂突通:｢仁兄這等着急,小弟蔦敢不往!遂

検7-↑吉 日,備了常連,叫家人帝了吉服,起

十早,責坐四帝出城,望紅菟村而来｡.*出城,

行不上半里路,忽撞見常在他門下走動的一

十門生,姓割,名言,是↑名色秀才,也拍着一

乗頼子封面而来｡看見呂何,慌忙跳下帯来道

｢呂老師メ 清農往何虚去?｣呂何也停住培,

書道:｢往柳塘有些小事,劉兄何往?｣

割言道:｢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貴座師華相

公虚,有些事故｡｣因在路上,説不得幾句話,就

別了｡呂珂簸擁而去,劉言下 了清,就歩行幾

歩｡只見昌泰家人都披着紅,紅拍許多建物陣

後走来｡劉言心下想道:｢這是碑遭,難道呂老

師賢妻不成?｣因這些家人都是熟的,便走上

前扶挟手道:｢好興頭耶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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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珂説:｢這不難,他郷下人家,只消桝些聴護,

叫家人去｡他暁得体是一個鮮元,又是我倣媒

人,再没有個不肯的道理｡｣

司馬玄説:｢這個断然使不得｡体不見這女

人的詩意甚是正経,若叫人去,他定説是軽薄

他,這段姻績断断不成｡体肯膏我保全｡要膏

我走一周｡好好的説.這親事練妥.聴金厚薄.

是不論的｡呂何咲説:｢体這等着急,我忘敢不

去｡投 了一個好 日,子倫些聴裡,叫家人帝了

好衣服,起個早,坐頂四人積,到紅菟村去｡終

出城外,走不上半里路,忽然撞見常常在他門

下走動的一個門生,姓割,名言,是個有名色的

秀才,也始着一頂小橋子.看見呂河,慌忙跳

下靖子来説:｢呂老師｡大清早往那裡去眠?｣

呂珂也停住輯周他説:｢去柳塘有些小事,体

那裡去呪?｣劉言説二｢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

貴座師華相公虚,有些事情｡｣在路上,講話漬

有幾旬話,各人就別了｡呂珂也去,劉言下 了

標,就歩走幾歩｡見呂珂家人都披着紅,紅拍

好多連物陣後走来｡劉言心裡想説:｢這是倍

達｡難道呂老師里中老婆不成?｣這些家人都

是認得的,就走上前挟棋手説:｢好興頭塀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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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認得便立住脚道:｢劉相公那裡来?｣割言

也不回答,便取謹帖,-看方知是鳥司馬玄定

親的,也就笑笑,別了愚人,上清而去不題｡

却説呂何一逗到了紅菟村,間戸家住在何虚｡

原来声素因戸再婚才美出名,人入部知,一問

便有人指引道:｢前面一帯樹木傍着渡河,戟

是他家｡｣呂珂便住 了帝,叫-十家人先去説

知｡戸老官忽獲得呂老爺来拝,要膏司馬解元

定親,慌倣一県,忙忙走来輿女鬼説知,道:｢這

是那裡説起,呂翰林老爺到我家,却志度生匡

虚?｣声存胸章 7,心下己知是詩扇的来頭,因

封父親道:｢呂翰林便 呂翰林罷了,体慌些甚

磨?｣声~老官道:｢体到説得容易,他一十大官

府,那↑去見他?｣声符姻道:｢他来拝体,体就

去陪他｡｣声老官道:｢陪他運是作揖,運是慈

頭?還是坐着,運是姑着?｣声一存畑道:｢真主自

然作損,那有徳頭之理?｣声老官道:｢他是紗

帽園領,我却穿甚磨衣服?｣声.符頼通:｢野人

便是野服,随身何必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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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認得就姑住脚説:｢劉相公那裡去?｣劉言

也不m]他,就幸遭帖,-看親睦得是膏司馬玄

定親的,也就咲咲別了愚人,上清去了不説｡

呂珂-直到了紅菟村,間声家住在堺裡｡原来

戸符煙是有才的女人,又生得好,個個人都暁

得的,一問就有人教通説:｢前頭一帯樹木｡傍

着邦渓河｡就是他家.｣呂何故了頼子,叫一個

衆人先去講｡デー家老頭子折見呂老爺来拝,要

膏司馬玄鮮元定親,忙倣一堆,忙忙走来曹女

見説道:｢這是那裡説起｡呂翰林老爺到我家｡

如今忘広様的qF;?｣デ符煙祈了,心裡頭早己

知道是詩扇的縁故,曹他老子説丁呂翰林就

是翰林罷了,体忙倣甚広?｣体老子説:｢体到

説得容易｡他一個大官府｡那個去見他堀?｣声一

符燈説:｢他来拝体,体就去陪他.忘久不好

梶 ,他老子説陪他｡｣ヂ~老官道:｢還是作損,逮

是壇頭?還是坐着,還是粘着?｣ヂ一存煙説:｢人

客主人 自然作損,那有砥頭之理?｣他老頭子

読:｢他是紗帽園領｡我穿深広衣裳呪?｣戸符

煙説:｢郷下人就是随身的衣裳何消換甚広衣

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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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不7,外面己岡噴唾液了許多建物,楽人吹

吹打打,呂翰林己是圃領紗帽,斉斉整整立在

草堂之中｡此時発動了合村男女,都擁了来

看｡声老官尚招路阻姐,不好出来,鹿 了張老

兄是見過呂翰林的,叫道:｢声老官快出来見

呂老爺,不妨的｡｣デー老官出便出来,還只在板

壁ll,路掩脱退的不敢上前｡到是呂翰林先満

面笑着道:｢ダー親翁,請過来作揖｡｣戸老官見

呂翰林叫他,方大着胆走到面前,銃頭銃臓的

唱了一十大信道丁呂老爺,小人無遭了｡｣就

端7-張椅子,放在上面道:｢老爺請坐｡｣呂

翰林回7-棉,也就坐了｡因叫家人放了一張

椅子在下面,説道:｢請坐｡｣戸老官道:｢小人忘

敬?｣呂村道:｢有話説,坐了｡｣戸老官只得尿

股尖見浦在椅it上,一半算坐,-半算貼,引得

青的人無一十不掩口而笑｡

呂翰林道:｢我此来不為別事,聞知令愛才美

天生,今己長成｡我有↑敵友,是四川解元,名

喚司馬玄,少年未聖,正好輿令愛鳥配｡我畢

生特来為媒,乞親翁慨允｡｣戸老官道:｢老爺

説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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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没有完,外頭唖開起来擢了好多建物,義手

吹吹打打,呂翰林員領紗帽,斉舞整整姑在草

堂中間.打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都済来看｡

デ竜頭子運不好意思出来,府 了張老頭子他

是見過呂翰林的叫道:｢体快些出来見呂老爺

不妨的｡｣デ老頭子出便出来｡還在那板壁連｡

縮絹的不敢上前｡到是呂翰林先満腹咲着説:

｢デ親素話過来作損｡｣声老頭子見呂翰林叫

他,練大着胆走到面前,銃頭銃臓的.倣 了一

個揖説:｢呂老爺,小人無if了.｣就端 7-張

椅子,放在上頭説:｢老爺請坐.｣呂翰林m]他

一個揖,也就坐了｡就叫家人放7-張椅子在

下頭,説道:｢請坐｡｣声~老頭子説:｢小人不敢?｣

呂珂説:｢有話説,坐 了不妨｡｣ヂ~老頭子把尻

腰尖見浦在椅漣上,一半等坐,一半等貼,引得

那青的人波有一個不適着塀在那裡咲｡呂翰

林説:｢我来不為別事,折見体女児才美双全,

如今長成｡我有個朋友,是四川鮮元,名字叫

倣司馬玄,還没右筆親,正好育休女児倣親｡

我特来倣煤,求体倣 了罷｡｣声~老頭子説丁老

爺説的就是了｡｣

123



原刊本 『人中画』

呂翰林叫家人勝連帖逆上来道:｢既是親貧允

7,這聴遭可収拾明白.｣声老官接了謹帖,又

認不得,只是痴痴立着｡呂翰林道:｢親翁只消

収進去,輿令愛杢鮎便是了｡｣デー老官連連動

頭道:｢有理｡｣連勝遭帖舎進去,輿女鬼看,女

鬼看見聴護不薄,又見呂翰林親日到門,心下

暗想道:｢此生因我前日詩｣有｢軽薄｣二字,他

故過此恭敬,可請深知我心,便嫁他也不相負

了｡｣因封父親説道:｢父親既允了他,可鵜建

物搬了進来｡呂翰林遠来,須留一飯｡

声老官聴了,一面叫田上人格建物搬了進去,

一面就叫殺鶏烹煮□□□□□□□□□□□

□□□□□□□ 4吉服,換了便衣,耐心□□□

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ロ

5小河洲置題,国教道:

｢前半豊美,自然不同｡声存畑又備了□□□ 6

0渓古軒,叫父親請呂爺到軒子裡去坐｡呂翰

林見軒子裡詩婁満座,古玩盈前,不勝羨道:

｢珠渡川姫,玉塩山輝,只消在此盤桓半的,而

淑人之才美己可想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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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翰林叫家人把護帖送上兼説:｢既是親家肯

7,這些聴謹収了｡｣デ老頭子接了護帖.又有

認不得,線是獣獣的貼着｡呂翰林説:｢親家只

鋪収進去,給体女児杢鮎就是7｡｣デー毛頭子

只得鮎頭説:｢有理｡｣就把建帖舎進去,絵女

児看,女児看見聴護不薄,又見呂翰林親日到

門,心裡頭暗暗想説:｢他因我前日詩裡頭有

軽薄両個字,他今日這様恭敬,是他暁得我的

心事,就嫁絵他也不幸負我了｡｣就曹老子説:

｢老子既然許了他,把這些建物収了進来｡呂

翰林遠来,留他喫一頓飯去｡戸老頭子折了,

一面叫田上人把這些建物搬了進去,一面就

叫殺鶏煮魚,収拾酒飯｡呂翰林受了司馬玄

托｡他就脱去衣裳,換了便衣等他飯吃,就四

下敷看｡看見李九我題的小河洲医額,就取説

｢前輩的人,玩要的地方自然不同｡｣ダー符煙又

幡7-壷香茶｡在渓古軒,叫老子請呂老爺到

軒子裡頭去坐｡呂翰林見軒子裡頭請書古董

狼多,不勝稀賛説:｢只消在這裡盤桓一鮎久｡

他女児的才美｡就可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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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不多時,又請他到無夢閣上去吃飯,闇上詩

文満堂,更発風流,輿塵蛇世週別｡先在軒裡

吃茶,後到閣上吃飯,飯己吃完,舎着酒盃東看

育,西念念,責捨不得起身｡日己過午,家人催

促,只得謝別主人而回｡正是｡

色不虚偉才有神 憐才好色不無人

真言深入温柔地 只望簾瀧也損神

不知呂翰林回去何如,且捷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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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不多久,又請他到無夢閣上去吃飯,閣上詩

文満堂,更見風流｡ 先在軒裡吃茶,後到閣

上吃飯,飯吃完 了,舎着酒杯東念念,西念念,

責捨不得起身｡目頭過午 了,家人催他起身,

練辞 了戸老頭子上輯m]去｡

色不虚偉才有神 憐才好色不無人

莫言深入温柔地 只望簾瀧也損神

不知呂翰林m)去何如,且軒下凧分解｡

125


